
開放文學  -- 諷刺警世  -- 無恥奴
第三十八回  王三錫全家遭慘禍　宣蘭生設法誘姦奴

　　且說林良棟被他們按在地下，拳腳交施，打得個不亦樂乎，方才把他放了。推出門去，又罵道：「看你這個樣子，就不是個東

西。下回再敢這般冒失，那可不要見怪，沒有今天這樣的便宜了。」林良棟被他們打得昏頭搭腦的，也不曉得他們說些什麼，抱頭

鼠竄的，勉強扒上原來的馬，慢慢地踱回電報局來。　　德國兵官正在廳上坐著，忽見林良棟一蹺一拐地走了進來，衣裳破碎，神

色倉皇，那面上更加好看，就如開了個果子鋪的一般，紅的青的黃的紫的，橫七豎八的，一齊堆在面上。德國兵官見了這般形狀，

又是吃驚，又是好笑，連忙問他：「你到那裡去，弄得這個樣兒回來？可見吃了人家的虧麼？」林良棟見於德國兵官，就造出一番

說話，哭訴一回，說：「城門口一家開雜貨店的，父子兩人，都是拳匪的頭目。見我騎著馬過去，馬上的鞍子，是個洋式的皮鞍，

他就硬說我是外國人的奸細，又說我是通洋的二毛子。不由分說，把我掀了下來，幾乎打今半死。幸虧旁人勸解，方才放我回來。

」一面訴說，一面又哭起來。德國兵官聽了拳匪頭目的幾個字兒，早已怒氣沖天，眼珠出火，也不追問他別的話兒，立刻派了十個

馬兵，跟著林良棟，飛一般直到城門口來。林良棟一眼看見王三錫父子兩個，還立在門口，指天畫地的和眾人講話。林良棟一馬跑

到面前，對著洋兵說了幾句，早上來了幾個馬兵，如狼似虎的，把王三錫父子二人扭住，鷹拿燕雀的一般，拖在馬上，撥轉馬頭，

風馳電掣的去了。剩下一班眾人，和王三錫的女兒、媳婦見於，只嚇得渾身亂抖，面白唇青。王三錫的女兒、媳婦，見父親、丈夫

給外國人平空捉去，又是方才放走的那個人，走在前邊，和他們引路，曉得事情不好，又想不出什麼主意，只是不住地啼哭。

　　好容易才央了一個人，請他出去打聽。原來他們也曉得電報局裡頭，屯著一隊洋兵。那打聽的人，不到別處，一直到電報局

來。這且按下，只說林良棟拿了王三錫父子回來，十分得意，連忙帶著他們回來，見了德國兵官。德國兵官厲聲詰問，王三錫父子

兩個，被他們拿來的時候，早已嚇得昏了，又不懂那兵官的說話，跪在地下，只是索索地亂抖，一句話都說不上來。

　　林良棟吃了他們一場大虧，把他們恨入骨髓，便隨口對德國兵官說道：「這兩個人，實實在在都是拳匪的頭目，別的都不要

說，只他們家裡，還立著神壇，更有許多軍器，你想不是拳匪是什麼？」德國兵官聽了，果然信了林良棟的話兒，滿心大怒，便不

由分說，把王三錫父子兩個，綁著兩手，推出門來。那兵官從衣袋裡掏出手槍，對準了他們兩個，撥動機關，硼硼的兩響，王三錫

和他兒子，連個阿呀都沒有喊得出來，就直僵僵的倒在地下，動也不動一動。那德國兵官仍舊把手槍納入衣袋，走進門來，對那手

下的一班兵士說道：「今天在這裡殺了兩個拳匪的頭目，總算給我們欽差報了冤仇。」一班軍人聽了，轟然答應一聲，一個個一齊

拍手，都叫「大德國皇帝萬歲！大德國陸軍萬歲！」林良棟在旁看了，覺得心上快暢非常。暗想他們兩個人一齊死了，那個女人不

怕他飛上天去，慢慢的還是在我的手中。不說林良棟這般暗想，且說那打聽消息的人，遠遠地聽見槍聲，心上就是卜的一跳。漸漸

地走到門口，見門外躺著兩個死人，這一嚇非同小可。看那死人身上的衣服，卻就是王三錫父子兩個的樣兒，想來一定是他們兩個

了，連忙回過身去，撒開兩腿，拚命地跑。跑著還不住地回顧，恐怕被洋兵追來拿去，要照樣的用洋槍打他。一口氣跑了回來，直

跑得他張開了一張大口，氣喘如牛，汗流不止。還沒有到雜貨店門口，就看見王三錫的女兒和媳婦兩個，噙著一把眼淚，呆呆地在

那裡望他，就直著喉嚨喊道：「不好了！他們兩個人，都被洋槍打死了。」王三錫的女兒、媳婦聽了，真是平地風波，青天霹靂，

阿呀了一聲，兩個都跌倒在地，急血攻心，暈了過去。一班鄰舍見了，甚是替她們傷心，便連忙去煎了些姜湯出來，分頭灌救，把

兩個人救了轉來。由不得捶胸頓足，搶地呼天，放聲大哭。這一場大哭，真個哭得個天地為愁，風雲失色，石人下淚，猿鶴傷心。

一班人聽著，雖然也替他難過，只得倒來勸慰她們，勉強把她們勸了進去。誰知姑嫂兩個進去多時，一些聲息也沒有，靜悄悄的，

好似睡著了一般。眾人見了，知道事情不妙，急忙同幾個人，闖到裡頭看時，只見姑嫂兩個，一左一右，高高的弔在樑上。正是：

珠沉玉碎，雙懸蘇季之梁；月缺花殘，兩縊莫敖之谷。可憐好好的一家人家，輕輕的四條性命，都送在林良棟的手中。你道這個喪

心病狂的刁奴，無恥害民的奸細，可該殺不該殺？當下眾人看了，嗟歎一回。然而事已如此，也無可奈何，只得買了幾口棺木，先

把姑嫂兩個成殮起來。又派了兩個人，到了晚上到電報局門外去，把王三錫父子的屍首，背了回來，一同成殮，這且不提。

　　只說林良棟這件事兒，漸漸的電報局裡都曉得了。趙壽萱和一班報生，人人切齒，個個酸心，但是都怕著外國人，不敢將他怎

樣。見於他的面，倒反還要奉承他一回。林良棟起先的意思，原想要跟著這個德國兵官到外國去，所以拚命的作惡，在外面無所不

為。那德國兵官起先也含含糊糊地答應著他，後來接到了聯軍統帥華德西的一封電報，有了撤兵的日期，那兵官不過是一個陸軍千

總，沒有什麼權力，軍營裡頭不能無緣無故地帶著一個中國人同走，便把這個情形，對林良棟說了。林良棟大大地吃了一驚，知道

他說的都是實話，暗想：我在這裡做的這些事情，往往都和眾人反對。原是靠著他們的勢力，打算將來和他同轉北京。不想他現在

忽然反悔，把我留在此間，萬一那些受害的人，要來報起仇來，這便如何是好？想著不覺害怕起來。忽又轉念一想道：我現在好在

手內有的是錢，等他走了之後，我想個法兒，告假回去，從此不當這個電報局的事兒，也就是了。想到此處，便又放心了些。但是

那德國兵官，差不多將要走了，不得不翻過臉來，把那趙壽萱敷衍一番。想著，便走到趙壽萱住的柴房裡來，登時改變了一付面

孔，總辦長總辦短拍了他一回馬屁。趙壽萱見他和前兩天好似換了一個人的一般，心上甚是詫異，後來聽他說到德國兵官接了統帥

的電告，就要撤兵回去。趙壽萱聽了，方才恍然大悟，但又不敢說他，只得和他敷衍一回，林良棟方才去了。到了次日，趙壽萱暗

中看他們的動靜，果然一個個都在那裡整備行裝，好像就要拔隊起行的樣子，連那門口看守的兩個馬兵，也去收拾行李去了，不像

往常一般，出入的人，都要搜檢，卻鬆放了好些。

　　趙壽萱心中暗喜，便悄悄地寫了一個稟貼，把林良棟的劣跡，從頭至尾，一一地細說一番，又說他強姦婦女，害了王三錫一家

四口的性命，要請宣蘭生想個法兒，照例重重的辦他。寫好了，大著膽子，叫個廚子，候著出去買辦食物的空兒，把稟貼放在褲腰

裡頭，慢慢地溜了出去。也沒有人來盤詰他，那廚子出了大門，一溜煙溜到縣署，見了那位知縣大老爺，把稟貼交付，請他加封代

寄，便又一溜煙溜了回來。幸虧那一班洋兵沒有留心，也沒有什麼人曉得。又隔了一天，洋兵果然拔隊起行。

　　那德國兵官臨走的時候，把趙壽萱叫了出來，對著趙壽萱把手指指林良棟，又指指那自己的心，說了幾句話兒。又拔出刀來，

在趙壽萱面前一晃，嚇得趙壽萱連連倒退，腳步踉蹌。林良棟連忙上前扶住道：「總辦不必害怕，這是他在這裡和你說話，把我這

個人交給總辦，說請總辦好好的招呼。如不然，他就要和總辦說話。這原是他過慮的意思，其實總辦向來待我們是極好的。」林良

棟說著，又向德國兵官說了一回，那兵官方才點點頭兒，率眾去了。

　　洋兵去了之後，趙壽萱非但在林良棟面前沒有什麼話兒，倒反還謝他保護全局的功勞，說：「要不是你懂得他們的說話，現在

這個局裡頭，不知要被他糟蹋到怎樣一個分兒，真真是不堪設想的了。」林良棟見趙壽萱這般說話，便把心放下了幾分，但終久撫

心自問，做的事情，沒一件是可以對得過人的，便也不由的天良發現起來，覺得心上總有些忐忐忑忑的，想要告假回去，又怕趙壽

萱不肯放他，正在進退不得之際，忽然的天從人願，上海總局裡發了一個電報過來，把林良棟升了電報滬局的領班，叫他立刻前

往。林良棟見了這個電報，大喜過望。原來這電報滬局，是電報局裡頭有名最好的地方，別人拚命的謀幹也謀幹不到，更兼獲鹿是

一個小小的子局，平空的把他升了上海的領班，況且他是個蘇州人，正在那裡想告假回去，恐怕總辦不肯放他，恰恰的來了這個電

報。林良棟歡喜非常，便進去和趙壽萱說了，趙壽萱也沒有什麼話說。林良棟立刻收拾好行李，辭了趙壽萱，搭了正定的火車，到

了塘沽，換坐輪船，不一日到了上海。先到電報學堂去了一趟，又到滬局去見了總辦。果然滬局領班出缺，就把他補了領班。林良

棟十分得意。

　　不想到了上海不到十天，忽然的總辦把他叫到簽押房內，滿面笑容地朝他拱手道：「恭喜恭喜！」林良棟摸不著頭腦，呆了一

呆，那總辦對他說道：「兄弟昨日在督辦那裡，提起你的大名，督辦就說要你去見見，恐怕有借重的事情。這不是一樁喜事麼？」



林良棟聽了更加高興，暗想今年想是我交了好運，料想督辦這回傳見，一定有些好處。心上想著，口內免不得謙遜幾句，便退了出

來，去辦那自家的公事。辦了一回，覺得有些疲倦，便立起身來，只見一個差官打扮的人，走進屋內，手中拿著一張名片，問著林

良棟道：「有一位姓林的林老爺，可在這裡？」林良棟道：「只我便是姓林，你問他做甚？」那差官聽了，便朝他請了一個安道：

「我們大人要請林老爺去見見，說有商議的事情。」說著便把一張名片呈上。林良棟接過來一看，只見寫著「宣成衷」三個大字，

曉得就是電報督辦宣蘭生，不覺又驚又喜，心上突突地跳了幾跳，便對那差官說道：「勞你的駕，請先回去請安，我立刻上來稟

見。」那差官答應了一聲，便先走了。這裡林良棟便換了衣服，帶了手本，又特特地僱了一部馬車，修容飾貌的預備著稟見這位欽

差大臣宣蘭生。到了門口，把手本遞給號房，說明來意，號房給他回了進去。不多時，便出來叫請，把林良棟引到客廳裡頭，坐著

等候。約有一刻多鐘的時候，宣蘭生慢慢地踱了出來。林良棟連忙搶步上前，恭恭敬敬地磕了三個頭。宣蘭生卻甚是客氣，滿面春

風，急急的將他扶住，叫他坐下。林良棟又請了一個安，方才斜著身子，挺著胸脯，輕輕地坐下。宣蘭生開口便說道：「前幾天接

著趙壽萱的稟貼，說你德文甚好，並且德國馬兵佔據電報局的時候，幸虧你懂得他們的說話，在內周旋。昨天滬局委員，又提起你

的名字。恰好現在蘇州撫台沙中丞，要在衙門裡頭設一個報房，幾次寫了信來，問我要幾個報生，並要一個熟諳樣務的人，帶著報

生同去。我看你精明幹練，這件事兒，一定游刃有餘，況且撫台那裡不比別的地方，將來總還有些好處。我想就把你派到蘇州去，

不知你自己的心上怎麼樣？」正是：香羅三尺，傷心燕子之樓；遺恨千年，腸斷摧花之雨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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